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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叶毓山纪念碑雕塑的民族性探索：立足

传统，中西融合

叶毓山1935年出生于四川德阳一个普

通农民家庭，受其父影响，他从小就对书

法、国画、彩绘等我国传统艺术产生了浓

厚兴趣。1951年叶毓山考入成都艺术专科

学校学习国画，开始接受系统的艺术造型训

练，并于1953年受教于李巳生改学雕塑。

李巳生早年求学于重庆国立艺专，曾师从

刘开渠，于1950年任教西南人民艺术学院

（四川美院前身），是川美雕塑系早期创建

者之一，其作品有《战鼓》《非洲女民兵》

《保卫者》等。1954年，在时任四川美院

教务处长刘艺斯和雕塑系主任郭乾德的倡导

下，四川美院成立“大足石刻科研小组”，

李巳生作为主要成员曾多次带领川美师生对

大足石刻进行考察、临摹和翻制工作，他曾

出版《中国美术全集•四川石窟雕塑》《禅

密造像艺术精华》《中国石窟雕塑全集•大

足》等著作和画册，并撰写多篇传统石窟方

面研究论文，可见他对我国古代石窟造像艺

术有着很深的造诣。叶毓山对我国石窟造

像、陵墓石刻的研究兴趣很大程度上受四

川美院20世纪50年代兴起的“古代雕塑遗

产热”学术风气的熏陶和影响。1954年7

月，就读于雕塑系二年级的叶毓山与同学王

官乙、刘万琪等人在学校组织下赴大足石刻

考察，期间叶毓山画了大量素描草稿临摹石

刻，这使得他对我国古代石窟艺术有着独到

认识和情感，这一时期的考察对他日后的雕

塑民族化实践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灵感。在后

期访谈中，叶毓山就曾多次提及这段经历对

他创作的影响：“我们当时在石刻原作上翻

模，研究时间长达３年，这对我本人和川美

的雕塑教学都极为重要。没有对传统的研究

就谈不上继承和发展。”［1］

1956年，叶毓山以优异的成绩从四川

美院毕业并留校，其毕业创作《体操》手

法写实，造型优美，体现出叶毓山扎实的

基本功。1960年，叶毓山考入中央美院第

二届雕塑研究生课程班，课程班导师为留

法的刘开渠，傅天仇、钱绍武为助教，主

要课程有泥塑习作课、创作课和民间雕塑

考察等，［2］期间叶毓山曾多次赴陕西、甘

肃、河南等地考察石窟造像和陵墓雕刻，对

我国传统雕塑的理解更加深入，这三年的学

习经历无疑为他日后的雕塑创作打下了坚实

基础。刘开渠在教学中强调：“雕塑作品必

须揭示现实生活的底蕴，具有独创性的品

格，做到民族精神、时代特色与个人风格的

统一。雕塑家在创作中要尊重雕塑艺术的自

身规律，要具有较全面的艺术修养和扎实的

基本功。”［3］看似平凡而普通的话语，一

直影响着叶毓山日后的雕塑创作，“艺术，

就是不同”成为叶毓山的座右铭，也是他艺

术创作的“秘籍”。在1963年雕塑研究班

毕业作品展上，他的《红军不怕远征难》因

独特的人物造型和性格刻画而深受好评，正

如刘开渠所主张的，是“民族精神、时代特

色与个人风格相统一”理念的充分体现。

作为20世纪50年代四川美院对传统资

源整理研究的一次教学成果的集中检阅，

1964年在中国美术馆举办的“四川雕塑

展”因其“鲜明的时代精神，具有民族风

格”［4］而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程允贤

在《战斗的雕塑艺术》一文中给予此次展览

充分肯定，他指出：“在我国雕塑界正为雕

塑民族化而奋发努力的时候，四川雕塑家所

走的路子，是很有意义的。”［5］在本届展

览上，叶毓山共展出《渔民》《聂耳》《杜

甫》《毛主席像》《红军不怕远征难》五

件作品。其中，《毛主席像》创作于1962

年，作品以概括、简洁的整体块面和线条表

现，突出了人物气韵的表达。这件作品显现

出叶毓山革命题材人物纪念性雕塑民族化的

端倪，但他真正的风格转变却始于20世纪

80年代，这一时间叶毓山的艺术风格开始从

早年“正统”的苏联派向东方情趣转变。如

《歌乐山烈士群雕》（图3）、《遵义红军

烈士纪念碑》（图2）在造型样式和空间形

态上对我国传统石窟“中心塔柱式”结构和

传统陵墓建筑方阵的吸收与借鉴，体现出强

烈的民族艺术特色。这些作品在西方现代雕

塑写实语言基础上吸收我国传统雕塑的表现

手法，回答了“新潮美术”影响下本土纪念

碑雕塑的何去何从，展现了中国传统雕塑与

西方现代艺术的融汇与变通，为革命历史题

材雕塑这一当时被认为僵化、过时的创作在

现实主义新的发展方向上做出了积极的示范

意义。

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叶毓山纪念碑雕

塑的民族化是对表现手法、艺术语言、造型

样式等“形式层”上的探索，那么20世纪

90年代以来他的纪念碑雕塑则从哲学理念、

空间观念、传统审美等“观念层”上对民族

化问题进行了更为深入的阐释。《红军突破

湘江纪念碑》创作完成于1995年，作品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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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我国传统文化中虚实、动静、疏密、抑

扬、刚柔、开合的对应关系，通过圆雕与浮

雕相结合的方式构建出“虚”“灵”的审美

意象空间，形成天人合一的自然审美观。正

如作者所讲：“在自然中获得启迪，在自然

中寻求妙语，悬崖峭壁、山泉深涧、江岸

奇峰、滩头巨石、透天洞孔等大自然的造

化，不就是永恒的纪念碑！”［6］叶毓山在

创作实践中正是努力实现这样的目标，他

的纪念碑雕塑以中国传统艺术精神和美学

思想为根基，因地制宜、因势赋形，呈现

出浑厚雄健、朴实厚重的秦汉雕塑气势的

风格特点，传达出强烈而鲜明的中华民族传

统文化特色。

客观来讲，包括纪念碑雕塑在内的革命

历史题材雕塑因其自身强烈的政治性、社会

性和历史性特点，对作品现代性的表现并不

像其他当代题材那样具有广阔的探索空间，

某种程度上讲，其并不具备现代性探索的

“优势”。对此，叶毓山有着清醒的认识，

他认为“写实与写意，具象与抽象，什么样

的主题需要什么样的表现形式，这是艺术家

自身经验、修养、习惯的选择。当然用现代

抽象构成的表现再现重大历史题材不是不可

以，其局限性必然摆在作者面前。”［7］特

别是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学界普遍对革命

历史题材雕塑与西方现代语言形式相悖的创

作观念中，叶毓山的《红军飞夺泸定桥纪念

碑》《遵义红军烈士纪念碑》《红军突破湘

江纪念碑》对于作品“现代性”的追求和民

族性的探索，充分展示了革命历史题材雕塑

对西方现代语言与传统艺术形式吸收和借鉴

的一种新的开拓空间，这在当时“崇外”环

境下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

作为一名与新中国共同成长的雕塑家，

叶毓山并不排斥新潮美术和现代性艺术，相

反他还大力倡导现代派艺术，这在与其同代

雕塑家中并不多见。在20世纪80年代，其

他美术院校很多人因为当代雕塑弱化了造型

因素和泥塑技巧从而降低了教师教学的主导

作用，因此排斥现代派艺术，但叶毓山却理

性、冷静地看待“新潮美术”，肯定现代派

艺术的价值。从其作为院长对20世纪80年

代川美“学生自选作品展”的大力支持可以

看出，他对“新潮美术”的包容态度可见一

斑：“新潮美术的很多艺术家是学校的教

授、讲师、学生，当时他们展出的作品大多

数在艺术形式上、表现方法上以及主题的

选择上是多样的、超前的。在我们学校的

这个大空间中，应该得到理解，甚至是支

持。”［8］也正是叶毓山立足民族性、注重

开放性的教育理念，使川美涌现出一批批具

有影响力的艺术家，造就了20世纪80年代

中国美术界独特的“川美现象”。

叶毓山成长于苏联雕塑教育背景之下，

早年求学于郭乾德、李巳生等雕塑家，后又

受教于刘开渠，接受了系统的西方现代雕塑

写实训练。在谈到苏联雕塑和法国雕塑的区

别时，叶毓山认为“法国雕塑更注重艺术规

律，更强调艺术家的个性表现。苏联的教学

有些呆板，是一种固定模式，在创作上不如

法国那样鼓励创新和富有启发性。”［9］与

此同时，叶毓山在20世纪50—70年代四川

美院重视本土性、地域性的教学理念影响下

保持着对传统的敬畏和遵循，这使得他虽成

长于“正统”的西方雕塑教育背景之下，但

并未偏离本土的方向，且始终保持着对自身

传统的关注。更为可贵的是，叶毓山注重学

习西方但又不照搬西方，强调根植传统却不

一味地守旧于传统，而是在肯定西方雕塑造

型科学性的同时，发扬我国传统艺术的精神

气度，将传统雕塑与西方现代雕塑融为一

体，西为中用。“我觉得中国自身的传统更

伟大。我在美术学院多年，学习研究过苏

联、法国的雕塑，比较起来觉得中国传统更

伟大和更精妙。中国传统极其讲究神韵，我

受益匪浅。当然外来的文化也要借鉴。”他

进一步强调“要立足于自身的传统去观照世

界。”［10］多元的求学与教育背景和对自身

民族文化传统的自觉认同，使叶毓山在20世

纪末中西美术相遇和对撞中能够以清醒、理

智的创新意识回归到对传统文化资源和本土

文脉的探索，在传统/民族化与西方/现代化

的对话和融合中自觉地秉持鲜明的本土立场

和民族化姿态，不断强化主体意识，努力建

构自我文化身份。

20世纪八九十年代，是叶毓山纪念碑

雕塑创作的重要阶段，而这一时期也是西方

现代派艺术在中国粉墨登场、大放异彩之

时，在革命历史题材雕塑面对西方现代主义

雕塑的挤压逐渐被冷却、排斥的形势下，叶

毓山的坚守、探索和创新尤为难能可贵。他

的纪念碑雕塑民族化探索不单在手法、形

式、语言、风格上对传统的单向度吸收和表

现，更为重要的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哲

学思想和审美观念的深度挖掘和发扬，从形

式到观念、从审美到文化、从西方性到中国

性的主旨演绎，展现出中国传统文化的审美

倾向和文化精神，这有助于从本源上揭示出

东西方审美趣味和审美意识的异同，对于建

构独具民族特色的纪念碑雕塑创作体系有着

积极的理论指导意义。

二、叶毓山纪念碑雕塑的人民性追求：聚焦

英雄生存境遇，满足大众情感需求

叶毓山纪念碑雕塑的人民性追求与其个

人独特的创作思想和时代观念密不可分。改

革开放之前，纪念碑雕塑题材单一、创作程

式化，风格面貌雷同，颂扬的是革命英雄主

义的崇高精神。因此，这一时期叶毓山作品

中的“人民”被政治性、英雄性所遮蔽，在

作品中很难显现。如1964年的《聂耳》那

种激昂向上的向心式人物动态造型，与王朝

闻的《刘胡兰》相似，本身就是一种典型的

“去肉身化”的身体图式，其政治层面的象

征意义远远大于躯体本身存在的意义。

尽管在叶毓山早期革命题材雕塑创作

中“人民”以一种“不在场”的状态隐藏于

作品之后，但在他同期现实题材雕塑作品中

“人民性”则一直贯穿其中，这为其日后纪

念碑雕塑提供了创作思路和借鉴。早在20世

纪六七十年代，他的《渔民》《丰收喜悦》

《优质纱》等作品就以独特新颖的构图和人

物形象刻画，表现出普通劳动人民的劳动热

情和精神风貌。这一时期叶毓山对普通劳动

者的表现，与其20世纪50年代对大足石刻

的考察和写生经历不无关系。大足石刻世俗

化、生活化的艺术风格给予了叶毓山极大启

迪，尤其是石刻中相关劳动者形象的刻画对

叶毓山影响至深，同时这也与他早年成长经

历和教育背景密切相关，出身于农民家庭的

叶毓山从小就对农民有着深厚的感情，而苏

联雕塑教育对“反映生活、注重观察、典型

刻画”理念的强调，直接影响着他的创作观

和艺术观。

20世纪70年代末，在叶毓山《毛主席

坐像》《毛主席在陕北》《中国人民站起来

了》等作品中，尽管存在着明显的舞台化倾

向，但对人物平民化、生活化的表现已初见

端倪，这与其人民性的创作追求有着内在的

联系。在1985年出版的《叶毓山雕塑选》

序言中，刘开渠认为《毛主席坐像》“是在

难以真诚的历史环境中坚持真诚，在个性

被概念淹没的年代里，坚持了个性，充分

地表现出毛主席从容大度，朴实谦和的精

神。”［11］可见，凸显创作主体“人”的艺

术个性，真诚表现革命历史中“人”的生存

状态，成为这一时期叶毓山艺术创作的理想

信念和价值追求，显示出叶毓山敏锐的创作

思维和鲜明的创作个性。而在后期《青年毛

泽东》《王震将军像》《邓小平像》等作品

中，平民化始终是叶毓山人物纪念性雕塑创

作的方向。以平民化和生活化视角对革命领

袖和英雄人物做平实、质朴的刻画，建构起

富有情感的“大写的人”，从而与人民群众

的社会意识和审美情趣相吻合，这种平民化

的创作态度歌颂了人民的历史作用，反映出

艺术家对领袖与人民之间辩证的认识，是叶

毓山作品人民性的具体体现。

改革开放以来，叶毓山投身于纪念碑

雕塑创作中，人民性真正进入叶毓山创作的

视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叶毓山基本

形成了人民性的艺术创作倾向。从《歌乐山

烈士群雕》《遵义红军烈士纪念碑》《忠魂

曲》到《红军长征纪念碑碑园群雕》《红军

突破湘江纪念碑》《万众一心——淞沪军民

抵抗日军侵略纪念碑》等作品，人民性思想

是贯穿叶毓山创作的一根红线，其作品中的

人民性内涵随时代的发展也不断延展、嬗变

和丰富。

叶毓山纪念碑雕塑的人民性来自对革命

战争中广大人民群众生存状态和个体情感的

深切观照。他曾讲：“我力争在作品中对人

性有充分表述，这是艺术家理解和尊重生命

的一种表现。”［12］无论是《歌乐山烈士群

雕》通过对革命战士临刑前生动、感人情节

的描绘，将其还原为富有情感和个性的个体

的人，还是《遵义红军烈士纪念碑》《忠魂

曲》以红军战士巨型头像建构纪念碑主体，

强调人民作为历史主体的地位，抑或是《红

军长征纪念碑碑园群雕》对于全民抗战主题

和历史悲剧的表达。这些作品从人性的角度

关注普通革命战士在战争中的生命体验，反

映残酷的战争现实和民众苦难，表达了叶毓

山对人民的深刻怜悯和关切，具有强烈的人

民性和现实性特征。

叶毓山纪念碑雕塑创作中的人民性不

仅体现在表现对象、题材、内容上对普通革

命战士、平民英雄和人民群众的关注、表现

和歌颂，还体现在艺术语言、空间形态和创

作风格上对观众观看心理、情感体验和审美

趣味的观照、尊重和思考。例如，《歌乐山

烈士群雕》以独特新颖的造型和构图，满足

了观众四面观瞻的视觉需求，是对广大人民

群众审美的尊重；《遵义红军烈士纪念碑》

则以点（四座红军战士头像）、线（高耸、

硬朗的主碑体）、面（环形浮雕墙）构建起

半封闭、半开敞的空间场域，强调出观众作

为审美主体心理感受的过程性、递进性和情

感体验的持续性、丰富性，突出了观众的审

美主体地位。刘开渠认为：“作者站在现代

人的观念来处理历史题材，这就比就历史表

现历史的手法给人的启示更多。”［13］《红

军突破湘江纪念碑》基于我国传统美学思想

和哲学观念，同时融入现代审美意识，以广

泛的题材内容和丰富的艺术手法展示出人民

主体性思想和全民抗战思想等价值维度，而

无中心的构图样式和抑扬顿挫的空间层次变

化更是突出了一种与观众在心理接受上对

等的平民意识，满足了现代观众的情感需

求。既要忠于历史真实，又要追求艺术真

实，发挥艺术想象力，融入审美现代性，

从而满足时代审美及大众情感需求，是新

时代纪念碑雕塑创作的重要原则。在这样

的思想引领下，叶毓山始终把握着这一传

统类型创作的大众化、时代性和思想性内

涵，他指出“雕塑作品陈列在公共场所，

艺术家不能不考虑观众的反应，不能不反

映时代的精神，这是我对艺术家社会责任

心的理解。”［14］“因为这类重大雕塑要摆

放在公共场合而且长期存在，所以要考虑

与环境的协调和群众的接受程度……在公

共场合，要考虑公众的审美要求、审美习

惯。”［15］因此，他特别注重从中国传统文

化中寻求创作的养分，强调传统审美与现代

审美相融合，革命英雄主义与民族精神相交

织，以最大程度发扬重大题材雕塑创作的时

代价值和精神内涵，这使得叶毓山的纪念碑

雕塑作品不仅真实记录了中国人民英勇抗战

的广阔内容，表达了中华民族坚韧不拔的民

族精神和意志品质，蕴涵着浓郁的思想性和

现实精神，而且创作风格朴素、自然，气势

磅礴、恢弘、博大，符合传统审美观和时代

特色，深受广大人民群众的理解。

叶毓山立足历史和现实，以现实主义

精神和浪漫主义情怀表现广阔的革命历史，

真诚关注战争中人类命运与个体生存，坚守

思想品格和艺术品质，发扬中国传统艺术精

神，体现出艺术家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他的

纪念碑雕塑创作之所以具备鲜明的人民性特

征，就在于他的作品在形式、语言、主题、

内容以及精神、思想、方法、情感等方面出

自民族的表达方式和传统的审美趣味，能够

反映同时代人民的心声，表达中华民族共同

的理想信念，满足大众的审美需求，从而引

起广大人民群众强烈的情感共鸣。

三、叶毓山纪念碑雕塑创作思想的价值启示

民族性探索与人民性表达构成了叶毓

山纪念碑雕塑创作思想的主脉。既聚焦对革

命战争中正面战场的描绘，又注重挖掘战争

背后真实、感人的情节和细节，使叶毓山的

作品发挥了宏大的叙事功能，而基于传统审

美观念和人民群众朴素情感的表达，使叶毓

山的作品拥有了大众化、民间化、生活化的

形式特点。叶毓山的纪念碑雕塑正是凭借形

式、审美、观念上的民族性探索和质朴、强

烈、鲜明的人民性内涵，以现实主义的表现

手法和鲜明的艺术风格，表达了中国人民不

屈不挠的抗战意志和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民

族精神，这正是叶毓山纪念碑雕塑创作真正

3. �叶毓山，江碧波：《歌乐山烈士群雕》，

高11米，1981-1986年，花岗石，立于重

庆歌乐山烈士陵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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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价值。

叶毓山纪念碑雕塑创作思想的核心是弘

扬中国传统艺术精神，展现时代精神风貌。

叶毓山是一位有着独立创作思想和艺术个性

的雕塑家，他对中国传统艺术思想及精神的

追求和创造，构成了其作品一种史诗化的苍

茫气象和浪漫、豪放的民族风格。叶毓山特

别注重作品“意境”的营造，他认为“艺术

家意境的创造，是通过对客观景象和一定的

事物，作为主观情思的象征，是艺术处理后

的再现，这是我国传统艺术注重表现的一大

特点。雕塑创作何尝不是如此，体积安排、

高低错落、空间处理等，都是运用雕塑语言

创造出一种意境。”［16］在这样的艺术思想

指导下，叶毓山的纪念碑雕塑作品所表现出

的对节奏、韵律、秩序的把握和对意境、意

象、诗意的追求，呈现出虚实相生、刚柔相

济的美学风貌，表达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

涵养与精神。

叶毓山以历史史实为基础，以人民的

生活感受为创作源泉，把握时代脉搏，传达

人民的价值立场，这是其纪念碑雕塑历久弥

新的根本。他认为“美术创作离开了人民生

活，就势必要蹈其覆辙，只要与人民生活紧

密同步，那才会使艺术的生命之树长青，作

为一个当代美术家的艺术生命，就在于同人

民之间的血肉联系。”［17］同时，叶毓山尤

为强调艺术家个体创作思想和情感的真实，

他曾讲：“以情动人，雕塑就不会公式化、

概念化，就不会是只要表现英雄就非得横眉

怒目那么表面化和模式化。”［18］为了塑造

现代人心目中英雄应有的形象，还原历史的

本相，他在创作中始终坚持历史真实与艺术

真实相统一的原则，努力回到英雄人物所处

历史环境中深刻把握其心理活动和情感的真

实，做到了人物性格特征与社会发展、时代

发展的紧密联系，“他创作的烈士纪念碑，

集叙事、抒情和象征为一体，并在有限的载

体上完成了对历史、现实和未来的融汇和整

合。”［19］这使得叶毓山的作品从一开始就

远离教科书般对历史的平铺直叙，将革命精

神、历史精神和时代精神相融合，准确地表

现了革命生活的本质，揭示出革命历史的规

律，赋予了作品深刻的思想性、精神性和时

代内涵。

叶毓山在纪念碑雕塑创作方面取得的

成就，除了他个人的天赋和才华，最主要的

是他具有强烈的时代责任感，能够深入革命

历史和现实生活，深刻反思战争本质和民

族命运，自觉地用雕塑反映革命战争中人民

群众反抗民族压迫的最强烈的心声，成功地

塑造了一系列有血有肉、生动感人的艺术形

象。叶毓山认为：“艺术家的责任应是不断

地追求、探索、创新，同时必须把握一种立

足于现实，能够振奋一代人的民族的审美特

征。”［20］他将雕塑创作与时代发展紧密结

合，表达人民群众的真情实感，反映历史史

实和社会现实，弘扬革命精神，讴歌时代风

采，构成了叶毓山纪念碑雕塑创作实践的思

想基调。在这种艺术思想的指导下，他的作

品既蕴藏着深邃的思想性和丰富的美学内

涵，又能够反映广大人民群众的审美诉求和

精神理想，具有强大的精神感召力。

改革开放以来，西方现代主义雕塑挤压

着革命历史题材雕塑的生存空间，苏联雕塑

创作模式不再适应新的社会文化情境和大众

审美观念，我国革命历史题材雕塑面临着前

所未有的发展压力。在此背景下，叶毓山努

力从我国传统文化中汲取创作养分，在吸收

西方现代性的基础上坚持对民族性的追求与

表现，将西方现代雕塑技法与民族传统写意

手法兼收并蓄、有机融合，这种基于中西融

合技法上体现出的民族风格，开创了中国现

代纪念碑雕塑的“写意”精神，形成了独具

民族特色的纪念碑雕塑语言，无疑对我国纪

念碑雕塑民族化发展有着重要的示范意义。

四、结语

叶毓山是推动我国纪念碑雕塑民族化

发展的先行者，他在立足我国传统文化，汲

取传统文化精神基础上借鉴西方现代雕塑技

法，建构生成独具民族风格的纪念碑雕塑

创作思想是贯穿其作品的主线，他以民族性

和人民性为毕生的创作追求，将纪念碑雕塑

的思想内涵与民族审美理想、价值观念相呼

应，彰显出与民族精神、时代精神相颉颃的

审美气象和价值意蕴，为中国纪念碑雕塑构

建出一个气势恢宏、格调高雅的历史语境。

叶毓山的创作思想、美学观念、创作道路为

当前我国纪念碑雕塑的发展提供了全新的创

作思路，拓宽了思维空间和创作视野，今

天，梳理和回顾叶毓山的纪念碑雕塑实践之

路，研究叶毓山纪念碑雕塑的创作思想，探

寻其理论内涵与价值启示，对于中国革命历

史题材雕塑的发展趋势和方向有着重要的启

迪和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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